
 

香港唯一公開出櫃的雙性人細細老師： 

孩子的性別該由孩子決定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 

                                                             

香港唯一公開出櫃的雙性人細細老師，用自身故事傳遞關懷，用

溫柔面對殘酷，要社會大眾正視屬於雙性人的性小眾族群。 

慈祥的面孔，溫文爾雅的聲線，一襲長裙，臉上掛著微笑⋯⋯如

果在街上遇上這個人，你絕不會猜到她的性器官曾被迫接受 20 多次

手術，更不會想到她曾在職場上遭到性侵。她是細細老師，香港唯一

一位公開出櫃的雙性人，一位以溫柔面對殘酷的性小眾。 

出生的那一刻，就決定了細細老師悲痛的大半生。醫生發現細細

老師的陰莖比其他初生嬰兒細小，加上尿道出口位於會陰，因此無法

由性器官判斷其性別。不過，由於細細老師是家中第一位出生的孩子，

父母決定將這個嬰兒養育成將來能傳宗接代的男生——即使這位男

生並不「正常」。 

因此，細細老師自 8 歲開始進出手術室近二十次，醫生以不同

方法將她塑造成一個男孩，包括抽取組織身體其他位置組織擴大陰莖。

這類手術本來已不常見，加上四十年前的醫療技術沒有現在發達，細

細老師當了三十多年手術床上的白老鼠。手術除了沒有令細細老師成

為「真正」的男性，更為她帶來嚴重創傷：「在同一個地方切來切去，

傷口愈合了又再切開，重複又重複，多強的復原能力也追不上。」細

細老師無奈地說。 

雖然家人一直堅持要將細細老師「打造」成一個男生，但隨著經

歷愈來愈多痛苦的手術，細細老師開始質疑自己的性別身份——為什

麼我一定是男孩？為什麼我生活得如此痛苦？碰巧在發育時期，她開

始出現女性的生理變化，便拒絕再做手術。（推薦閱讀：「你原本是男

人，怎麼可以爭取女權？」跨性別女性的尷尬處境） 

直至三十多歲時的一次身體檢查中，醫生才發現細細老師體內擁

有發育不完全的女性內生殖系統；另一方面，在各種身體因素的影響

下，若不把男性生殖器官切除的話，更會因雄激素過高而引發癌症。

雖然細細老師曾經對「男性」這個身份有所質疑，但畢竟以這個身分

活了數十年，突然要「改變性別」生活，也令她不懂面對，更一度因

此出現自殺念頭。 



 

不過，切除男性性器官、保留了女性系統、改變身分證性別、真

正以女性身份生活後，細細老師卻發現，原來「做女人不用學，只是

做回自己」。事實上，細細老師自小已擁有陰柔的性別氣質，家人更

曾要她「行為動作不要做得像女孩一般」。 

雖然現在的細細老師無論從內到外都是一位女性，但問及細細老

師對自己性別身份的認同時，細細老師卻認為「男」或「女」，甚至

「雙性人」都是社會給予的標準，不能完全代表「她」，「她」只想做

回自己。可是，如果非要為「她」定下一個性別身份，細細老師希望

現行的法例可以在男女以外，增設「雙性人」及「X」兩種性別；當

中「X」性別是讓不認同自己是男或女，但不是雙性人的人選用的。 

「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小時候做

過的手術，我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平日談吐淡定的細細老師激動

地糾正。她希望大家知道，童年陰影是一生都無法磨滅的。身體遭到

摧殘，無法如常人般上學交友，內心經常天人交戰——這些烙印不會

隨著年月而從雙性孩子的身心消失。細細老師更比喻說：「我小時候

曾被狗咬，現在看到小狗也會覺得牠像巨人！」被狗咬的童年陰影已

如此深刻，更何況二十多次手術以及長年被同學排擠的痛苦？ 

令細細老師遭受童年痛苦的起點是醫生。細細老師表示，醫生在

面對雙性人孩子時只會將其視為身體有缺憾的孩子，以手術作出調整，

並沒有考慮雙性孩子到底心理上傾向哪一種性別，也沒有向家長仔細

解釋；而父母在缺乏完整資訊下，往往只會以個人喜好決定孩子的性

別。 

根據國際人權公約「禁止殘酷對待條約」，聯合國強烈要求各成

員國盡快禁止任何對雙性人的不人道對待，終止施予未成年雙性人的

性器官修訂手術。細細老師補充，必須在合適的年齡（最低 13 歲，

最好 16 歲）和根據小朋友的性別意識來決定性別的方向。香港是簽

訂條約的地區之一，港府有責任完成立法。 

那未到適合年齡的雙性人孩子，該在出世紙上填什麼？細細老師

建議，在一個開明和包容的社會，出世紙上的性別欄可以選擇留空或

填上「雙性人」。而在現行法例未有這個選項的情況下，細細老師不

反對暫定「男」或「女」其中一個性別；而當中的考慮點是「這個孩

子能否站立小便」。細細老師激動地說：「不要依賴什麼中國傳統，或

者父母的喜好，這樣會害死孩子。」 

談到這裡，讀者可能會問：「父母的重男輕女觀念為細細老師帶



 

來痛苦的童年，她恨她的父母嗎？」 細細老師坦言，年輕時她也曾

怨恨父母把她帶來世界，令她成為「被歧視和欺凌的怪物」。但長大

後，她明白雙性人的父母其實也受盡煎熬，現在細細老師希望社會除

了關注雙性人議題，也能關懷雙性人的家長。在去年書展中，細細老

師在其自傳《性別告白 — 當我提筆寫「他」》的新書發布會中，更

把書中一段給媽媽的感言即場唸了出來：「媽媽，你沒錯，你將我帶

來這個世界，讓我與別不同。媽媽，你是一個偉大的媽媽。」 

根據國際數字，每五千個新生嬰兒就有一個雙性人；香港絕不只

一位雙性人，但卻只有一位公開出櫃的雙性人。可以想像到，相比起

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雙性人是更受壓迫的一群。 

細細老師回憶起當年在非政府組織工作時遭遇的經歷，顯得憤憤

不平。她的上司經常會以不同的手法恥笑細細老師的身體：「陸生，

你的胸很大呀，屁股好圓呀。」亦會趁細細老師蹲下取文件時大聲說：

「陸生，你的內褲好中性，好性感。」更甚是當時全公司同事都在旁

觀看，沒有人伸出援手。女上司的行為令細細老師感到侮辱和不舒服，

正就是職場上的性騷擾行為。 

世界各地的雙性人幾乎遭受同一命運。臺灣一名雙性人在談生意

的時候也被老闆夾著跟客人說：「哈哈，你摸一摸，這是雙性人，他

的胸很大的。」雖然臺灣的職場歧視條例做得比較到位，那位受害者

能夠成功作出控訴，可是後來卻被公司用盡一切藉口解僱。 

勤力而溫柔的平權運動者 

細細老師完成切除男性性器官手術後，反思她前半生的痛苦。她

希望雙性人的權益得到社會關注，於是毅然決定孤身踏上這尋找平權

之路。雖然身兼註冊中醫師，社工和臨床催眠治療師三個專業身份的

她，起初也曾因擔心公開出櫃會令客人質疑她的專業，而選擇只以「關

心雙性人的醫生」的身份參與平權，但後來為了帶來更大的影響，她

也鼓起勇氣成為香港首個公開出櫃的雙性人。（推薦閱讀：性平小蜜

蜂：拒絕溝通，就只能活在同溫層） 

這數年間，從學生功課、媒體訪問到大小活動，細細老師都盡可

能不放過每個能讓公眾了解雙性人的機會。在 Google 搜尋「細細老

師」，足足有八個頁面的搜尋結果，若稱細細老師是香港最勤力的性

別運動工作者，也絕不為過。訪問當天，正巧細細老師先要跟城市大

學社工系的學生做分享，筆者也有幸在旁聆聽一二。雖然分享內容主

要圍繞細細老師悲痛的童年和血淋淋的手術過程，頗為沈重；但細細



 

老師在分享過程中會開不同的玩笑，用以化解聆聽者的不安與無言，

這份溫柔與世界對她的殘酷構成了鮮明的對比。話雖如此，在細細師

談及最無奈的切除男性性器官手術時，場內不少同學也仍然禁不住倒

抽一口涼氣。 

細細老師這些年來不斷見報和出席大小活動，無非都是希望讓更

多人接觸和認識到有血有肉的雙性人，讓他們聽聽雙性人的故事，從

而令小朋友不再因為世間的價值觀而受到傷害，父母不再因孩子感到

羞恥。當中細細老師最希望的，是向家長和醫生團體分享，因為他們

是雙性人最早接觸到的一方；其次是社工團體，因為他們走在最前線，

有機會接觸到求助的雙性人個案。細細老師認為，如能做好公民教育，

根本不需要透過立法去保障小眾權益。 

話雖如此，細細老師也在積極倡議政府訂立相關法例，甚至參與

聯合國會議，向國際反映香港現況。溫柔同時，卻又如此進取，細細

老師解釋這是因為「做好公民教育」實在需要花太長時間了。在等待

的同時，眼看身邊在深櫃中的雙性人朋友每天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中，

甚至相繼自殺，細細老師深切明白整個社會必須加快腳步。立法，實

在是迫在眉睫。 

回想起經常微笑的細細老師，不禁感到悲哀無助。不是為細細老

師的經歷感到悲哀，而是為這個香港—一個看似繁華的國際大都會—

—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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